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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普传
********************************************************************
激流中的城市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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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德明传道
(澳洲联合教会墨尔本福音堂传道)
引言
城市教会好像是在激流中的一条独木舟，不同的激流从四面八方涌来，还有那些若隐若现的礁石， 为独木舟带来大大小小的危机。环境的改变与及潜伏的危险， 随时都可以使独木舟迷失方向，甚至倾覆。独木舟的撑船者要有灵活的反应、坚定的信心、和清晰的方向感才能够使独木舟前进，迈向目的地。
海外的华人教会也有着这样的冲击，尤其是那些身处在大城市中的华人教会，他们要迎向的挑战很多。周围环境因着时间而变化，向外要面对二十一世纪的多元化社会 和价值观，向内则要面对教会内部不同文化团体之间的恊调。教会在这些变动的社会形态当中持守基督教基本信仰非常重要。笔者移居澳洲多年， 经历不停改变的社会形态， 希望透过本文， 与主内弟兄姊妹分享一些个人在澳洲所见现象， 希望能引起共鸣。
 
现今的处境
一般来说，居住在墨尔本的华人都集中在城郊(Suburb)或城市中，在较偏远小镇居住的占小数。所以本文尝试只集中以上两种社群为分析对象，并集中讨论现今城市教会所面对之挑战。因为居住环境较佳的原故， 已定居的华人社群都喜欢居住在城郊地区。 而新移民和留学的华人学生因为公共交通方便和物资供应丰富，则较喜欢居住在城内及邻近地方。正因各有所需， 于是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 所面对的生活和信仰问题也有所不同。
城郊居住之华人社群有着自己的文化独特性和共同的地方，因为地理关系， 他们的生活方式、活动地方、使用的社区资源、楼房质素与工作环境都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一般来说， 他们经济上比较稳定，有固定的居所和入息、喜欢维持移民前本土文化生活模式。但他们也有一些共同的困难，部份人因为语言和交通关系，大多在居所方围十公里内的范围活动。在城郊社群中的教会于是继承了当地文化，对国际化或多元文化的敏感度较少，华人教会多是单一文化， 单一方言或加上英文作为主要沟通语言。一般来说他们对其他语言群体的华人没有太大的认识和负担; 但他们团契的向心力很大，而且很稳定， 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生活文化与语言。这些教会的会友出席率大都非常稳定，子女亦会在同一间教会里成长。一般来说，新朋友多来自会友邀请，自来者相对少， 而间中也有转自其他教会的会友。
城市的华人社群则来自四方八面， 在过去三十年全球的资讯和交通发展热潮下，整个世界变成了地球村。简单的城市文化变成了大都会文化，移居城市的人口不断增多， 城市的资讯快捷，人口密集，流动性高，访客不绝，留学生越来越多等的因素，令城市教会的事工变得复杂。经济问题、孤单感、贫穷问题、自怜、仇恨、冷漠的人际关系、对前路彷徨与恐惧都是现今城市社群心灵上的情绪负担和压力。[1] 以下我们尝试从几方面来看现今城市教会所面对的挑战。
 
弱势社群的形成
刚到墨尔本的华人，他们都选择居住在城市或附近地区，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对这个地方不熟习，在经济上他们希望能够在城市中比较容易找到工作，支持生活。但因为找寻工作的人实在太多，在求过于供的情况下， 有一些东主便有机可乘，从中剥削雇员。这些被剥削的华人员工便成为了社区中的弱势社群。市内也有其他处于傍惶无依的人，如因移民被骗者、因语文关系失学或失业的留学生、及因种种因素被逼成为黑市居民。他们患上忧郁症或其他精神病，或以吸毒或酗酒作为逃避压力之方法。一些人甚至以同居、参与贩毒、抢劫等来解决生活上的困境。有时他们会主动跑进教会中寻求协助或辅导，在城市中的教会不成文地担负起这个重任。
教会可以多办一些辅导和生活性的讲座、郊游活动、电影欣赏、利用传统节日吸引他们参加各种庆祝活动。当教会遇到一些需要其他专业人士协助处理的个案时，可以转介给有关的专家如律师、家庭治疗师或社会工作者协助这些求助者。如果能够运用合宜的想像力，在不违反真理的原则下，透过这些活动，相信教会必定能够在社区中作盐作光。
 
语言群体的变化
以墨尔本市为例，居住在区内以非英语作为母语的群体共有近百分之五十。单以普通话或粤语作为交谈语言的群体， 也占了一成半的人口。[2]　 在墨尔本市内居住的人仕， 大约有一半人的沟通语言是英语，其他的主要语言是普通话、粤语、印度尼西亚语、越南语、韩语等。能够说亚洲语言的华人社群差不多占了两成。他们都是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马来西亚、越南等地方的华侨。但是他们的比例会因时而异。 六四前的华人教会主要是来自马来西亚与香港的社群，他们的崇拜语言主要是华语(普通话)和广东话。但六四后大量的中国移民移居至澳洲居住， 再加上美国九一一事件后来自星加坡、马来西亚、台湾的移民及留学生数目增加，于是普通话的社群比例便陆续增加了。
在华人教会内，我们不难看见不同语言及民族社群在比例上的变化。为了适应不同的群体，教会必须考虑在敬拜或服事方式上作出合宜的调节，如所举办的活动、外展 事工、福音刊物、证道语言、证道时所用之日常生活例子及提供翻译等均是，务使每个社群都能感受到教会对他们的关顾和牧养，让会众都能互相欣赏、互相包容、 来见证主的荣光。
 
城市中多元信仰的挑战
在现代化的城市中，来自不同国家的人都带着本身的信仰或政治立场。为了要使不同民族能够和谐居住，互相尊重，于是国家便设立多元文化事务局，并制定一些容忍法例，保障不同种族的权利。其中一个例子， 是2005年在维省有三十四个来自不同宗派教会及信仰团体所召开的多元信仰论坛，讨论在维省对信仰应有的容忍态度及法案修补之可能性。[3] 一般来说当地政府无法完全明白每一种族的宗教文化， 虽然二百年前以基督信仰立国， 但今天几乎所有信仰团体都能向政府注册， 甚至非主流教派或信仰也取得合法地位。 因为经济的原因，和市场的需要，有很多当地教会开始将自己的教堂开放，租借给其他信仰团体。城市教会一方面要顾存自己的事工，另一方面又要回应异端邪说的流行，若处理不当，教会的功能及形象会因着这些活动而改变。
在墨尔本城市中经常有异端派发传单、有不同教派对信仰的宣言派发、也有专以留学生为对象的异端邪教游行、展览、街头海报张贴等等。教会需要制定策略，主动面对在多元文化处境中的挑战。这是一个重要课题，不可忽视。
 
自由文化的挑战
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个人主观价值成为人的思想主流，互不侵犯， 互相共存代表了现今价值观。甚至乎一些道德标准、圣经真理都可以因着个人理想或思想方法而改变。可悲的是他们还利用国家的平等法例作为后盾，加上一些以自由人权作为社团口号的宣传， 如某某基金会、文化协会、论坛、加上在互联网上的宣传博取读者的支持。西方国家最近流行的自由选择法案，建议父母有权因为个人理由或者是儿女的性别， 而用堕胎的方式决定自己什么时候可以终止怀孕。在城市中的社群首先面对这样的挑战， 作为前线的城市教会又应如何面对? 教会要面对城市社群的自由文化，要向他们宣教必须要认识他们的价值观以及当地社会的法制。现在欧美社会与及澳洲社会逐步放宽的堕胎法案便是其中一个例子。
在二十一世纪社会里的人，很难保持自己价值观的一贯性，因为每一天从海外都输入了不同的价值观。加上现今世纪互联网的广泛流行而建立了一种多元的价值观，每 一个人都可以像在超级市场中购物一样，在全世界四处搜寻他们自己喜欢的价值观。在没有主流价值观的情况下，一些先声夺人， 哗众取宠的文化很容易便嬴得在多元社会中的一个地位。
 为 了面对这些冲击，教会在讲台上的教导一定要保持福音派的信仰，一方面要保持开放但绝不可为了吸引人潮而放弃持守，或把教义更改变得随波逐流。特别其在面对 青年工作时，必须要清楚教导有关基督徒的生活及信仰守则。事工领袖必须以身作则，并要多祷告、多思想，祈求主给我们智慧和胆量去面对世俗化的挑战。
 
教会内小文化的恊调
虽然在教会内都是华人团体，但是他们来自不同的亚洲国家，他们的宗教信仰价值观与及本身国家的法制体系都可能不同。加上语言的不同。经济背景的不同，便形成 了教会内部近文化中的多元文化。这种现象在城市教会更为普遍。我们不可能用一种单一的教导方式来处理教会内部不同的小社群，首先我们要接纳他们是既相同又 有不同文代的群体。对来自香港、马来西亚、星加坡、台湾等地的移民之间的沟通和表达方式、政治立场、对金钱和物质的价值观等， 若处理不当， 便会带来误会，容易引起分裂。 大城市教会中的华人社群都有自己一套教会行政观， 在教会内一同共事的长老、执事与及传道人必须先要互相了解和包容， 并要用心观察那些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华人， 理解他们的沟通方式与及道德伦理的价值观。正因为各人在主内是一家，在处理教会问题之前，必需先能和谐共处。教会若能够运用想像力，利用活动及教导增加弟兄姊妹之间的感情，促进友谊，减少文化相异引来的磨擦，便可对教会发展有益。
相信普世华人教会也有面对类似的挑战。我们应集中力量，向那些语言、文化、和宗教背景与及风俗习惯相同的同胞或侨胞首先传扬福音。[4]如唐人街就是最方便及资源丰富的起步点和关口，教会必须守住此重要之宣教工场。我们也要明白现今的社会文化和需要， 正如耶稣一样， 因 祂能明白当时社会普遍人的需要，以致祂能够将福音信息传开去。过去人对社会盲目和漠不关心的心态渐渐演变成为今天自我中心的价值观。个人的自我中心演变成 为自卑感，加上生活无聊引至抑郁和暴力倾向，这些现象在大城市中更加明显。一些比较自由派的教会，为了增加信徒的人数， 不惜铤而走险，或是以科学及理论作为基督信仰的基础，以哗众取宠的口号举办布道会，更有以所谓新的信仰取代过去的信仰。
教会一方面要面对教义的纯正，另一方面要照顾周遭人的需要。既要走在时代的前面迎风破浪，又要继承教会数千年来丰富的信仰遗产，实在不容易。教会必须要为自 己的城市社群制定策略，培养宣教的心、清楚地解释福音派教义、认识区内的弱势社群、鼓励同工之间的互相配合和支持教会所办的外展工作， 策划富有想像力的外展方法、更加重要的是落实教会对社区华人的爱和关怀， 仿效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恩典与爱的行动。[5] 城市教会的角色应该不停地自我检讨，在处理教会事工的同时， 要小心保持纯正的信仰。这并不是传道人或牧师一个人可以做得来的事情，乃要靠耶稣基督的大能， 圣灵的保守和引导。 人所能作的只是谦虚学道， 让基督作最高的掌舵手， 我们需要万事互相效力才能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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